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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解讀（卷五‧十） 

  —六識相應心所 

 

六識與幾心所相應？頌曰： 

    此心所遍行、別境、善、煩惱、 

    隨煩惱、不定，皆三受相應。 

論曰：此六轉識總與六位心所相應，謂遍行等。 

 

  六識相應之心所總有六位，包括：遍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

定。（按：所謂相應，前文已有解釋，說心王與心所相應，表示心王與心所時

同，即同一剎那現起；依同，即所依根同一；所緣等，指所緣境相似；事等，

指心王與心所和合，似是同一事體。）此外，當中屬於遍行的受心所可略分為

苦、樂、捨三種，此六識亦總與三種受相應。論主特別指明「總與」，意思是

就六識整體來說，與以上六位、三受相應，並非說每一類識在任何狀態之下皆

與以上所有心所相應。至於哪類識，在哪些狀態中，與哪些心所相應，則下文

會有詳細分析。 

 

恒依心起，與心相應，繫屬於心，故名心所，如屬我物立我所名。 

 

  心所這名稱有三方面意義，第一，心所恆依心起。每一心所必須依心王才

能現起。（按：心所與心王雖然各由自身種子現起，但心所種子必須為心王種

子所引才能現起，故說依於心王。）第二，心所與心相應。相應的意義在上文

已解釋。第三，心所繫屬於心。（按：心相對於心所來說，又稱為心王，心與

心所的關係可比喻為王與臣的關係，臣為王之所屬，故心稱為心王，其所屬稱

為心所。）由以上三種意義，故立心所之名。 

 

心於所緣唯取總相，心所於彼亦取別相。助成心事，得心所名，如畫

師、資，作模、填彩。故瑜伽說，識能了別事之總相，作意了此所未了

相，即諸心所所取別相，觸能了此可意等相，受能了此攝受等相，想能

了此言說因相，思能了此正因等相，故作意等名心所法。此表心所亦緣

總相。 

 

  心王與心所各由自身種子現起，即是各有自體，自體不同故各自功能亦不

同。心與心所同時緣相似境。（按：所謂緣相似境，筆者認為可有兩種可能

性。第一，同一識聚，例如眼識，當中的心與各心所各自緣此識聚外的某色

境，該色境只有一，但心與心所各自緣此色境而各起自身的相分，各相分則是

相似，但並非同一。第二種可能性是，心王緣此識聚外的某一境而起此心王的

相分，其相應的心所則緣此心王的相分，由於此心王的相分與該外境只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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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而且，各各心所緣心王的相分而各自起的相分亦只是相似，故心王與各心

所的所緣亦只是相似，不是同一。這問題將在卷七有較明確的交代。）然而，

對於此相似境卻起著不同的作用。論主指出，心唯取所緣境的總相，而各心所

亦取各別的別相。（按：各類心所功能不同，故所取的別相亦各不同。所有別

相整合起來應等同總相，然而，總相卻不能突顯各別相的特徵。各心所各取所

緣境的某一別相，故能顯出所緣境的某方面特徵。）各心所助成心事，（按：

心事即指此心王加上相應的心所和合而成的識聚，此識聚包含多個事體，如上

所說，心王與各心所各由自身種子現起，故事體有多個，但和合似一，故說為

一心事。）心王與各心所結合對某一境產生認識，可譬喻為畫師與弟子，畫師

作模，弟子填彩，共同構成一幅圖畫，這即是認識。（按：作模即造出輪廓，

指總相；填彩是造出各部分的色彩，指別相。） 

 

  論主引《瑜伽論》所說，識能了別事之總相，作意了此所未了相。此所未

了相即是總相以外其餘的相，亦即是一切別相。作意是一種心所，然而，此心

所具有勝功能，令心和其餘心所取境，從這個意義說，心王所取的總相，以及

其餘心所取的眾多別相，皆是作意所取，故說作意能緣總相及一切別相。亦由

於這原因，《瑜伽論》以作意為眾心所之首。1除作意之外，其餘各種心所各取

別相，例如觸能了可意等相，包括可意、不可意、俱非之相；受能了此攝受等

相，包括順益受、違損受、俱非；想能了言說因相（按：言說因相即是分齊

相，分齊是將事物分門別類而建立概念，概念表現出來即為語言文字，故為言

說之因。想的作用是建構所緣境的圖像，據此圖像才能分門別類。）思能了此

正因等相，此因是業之因，包括正因、邪因、俱非因，故思心所能引生正業、

邪業、無記業。能取所緣境的別相即為心所，故作意等名為心所法。此外，如

上所說，作意亦取總相，故說心所亦緣總相。 

 

餘處復說，欲亦能了可樂事相，勝解亦了決定事相，念亦能了串習事

相，定慧亦了德失等相，由此於境起善染等，諸心所法皆於所緣兼取別

相。 

 

  除了《瑜伽論》，《辨中邊論》亦有說「總了境名心，亦別名心所」2，意

思是，了別總境的名為心，除了別總境外，亦了別別境的名為心所。例如欲心

所亦能了可樂事相等等，由此可見諸心所法除取總相外，亦兼取別相。 

 

雖諸心所名義無異，而有六位種類差別。謂遍行有五，別境亦五，善有

十一，煩惱有六，隨煩惱有二十，不定有四。如是六位合五十一，一切

心中定可得故，緣別別境而得生故，唯善心中可得生故，性是根本煩惱

 
1 參考《述記》，大 43.421c-422a。 
2 參考《述記》，大 43.4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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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故，唯是煩惱等流性故，於善染等皆不定故。 

 

  如上文所述，恆依心起，與心相應，繫屬於心者，皆名心所。反過來說，

諸心所皆具以上性格，故名義無異。然而，諸心所各有自體及不同功能，故可

區分為六位五十一類心所。第一位是遍行，當中又有五類；第二位別境，亦有

五類；三位善，有十一類；四位煩惱，有六類；五位隨煩惱，有二十類；六位

不定，有四類。一位遍行心所，遍有於一切心中，故得此名。二位別境心所，

各類只緣某種個別境才得生起。三位善心所，唯於善心中才得生起。四位煩惱

心所，其體性根本能生諸惑；五位隨煩惱心所，是隨根本煩惱等流而出（按：

煩惱心所其自身的功能就是諸惑，故說其體性根本能生諸惑。而隨煩惱心所則

是基於它們由煩惱等流引生，故能起諸惑。若煩惱不起，則必不能起隨煩惱，

故得此名）；六位不定心所，於善、染、無記心皆可俱起，故稱不定。 

 

然瑜伽論合六為五，煩惱、隨煩惱俱是染故。復以四一切辯五差別，謂

一切性及地、時、俱。五中遍行具四一切；別境唯有初二一切；善唯有

一，謂一切地；染四皆無；不定唯一，謂一切性。由此五位種類差別。 

 

  《瑜伽論》將以上六位心所當中的煩惱與隨煩惱合為一位，由於此二者皆

定屬染性，由此成為五位。此外，該論又有以四一切來與五位心所配屬。所謂

四一切，指一切性、一切地、一切時、一切俱。（按：一切性即善、不善、無

記三性，若心所能與三性皆可俱生，即是具一切性。一切地指有尋有伺地、無

尋唯伺地和無尋無伺地。欲界及色界之初靜慮為有尋有伺地，初靜慮與第二靜

慮間為無尋唯伺地，第二靜慮及以上皆為無尋無伺地。心所若於三地皆能生

起，即具一切地。一切時指連續不斷，心所若能於有情心中連續不斷生起，即

具一切時。一切俱指與一切心俱起，心所若與一切心皆俱起，即為具一切

俱。）以上五位心所中，遍行心所全具四一切，即是與三性、三地、任何時、

任何心皆俱起。別境心所唯具一切性、一切地，即是能與三性、三地之心俱

起。（按：這裏意思並非說必定與三性、三地心俱起，而是與三性、三地心皆

可俱起，亦可不俱起。若心之所緣境不是五種別境，則別境心所不起，故不具

一切時，亦不具一切俱。）善心所唯具有一切地，即是在三地之心皆可俱起。

（按：善心所唯善性心俱起，不與不善及無記心俱起，故非一切性。若心非善

則善心所不起，故非一切時，亦非一切俱。）染心所即煩惱及隨煩惱，四一切

皆無。（按：染心所不與善性心俱起，故非一切性。無尋無伺地不起染心所，

故非一切地，由此亦非一切時，一切俱。）不定心所唯具一切性，即是與善、

不善、無記心皆可俱起。（按：無尋無伺地不起不定心所，故非一切地，由此

亦非一切時、一切俱。）以上是以諸心所與四一切之配屬而區分為五位。 


